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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係偶然，切勿對號入座。



******************************************************



（一）



周世龍當兵已經五年了，在西山別墅區當警衛也已經三年。



他知道在這個區裡有一個秘密監獄，關押著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然而卻是非常重要的犯人，就在這個小山坳子裡，他已經不止一次地看著軍統的特務們處死這些秘密的犯人，並且不止一次地執行掩埋屍體的任務。



周世龍知道自己的職責，他也瞭解這裡的秘密對於黨國和蔣總裁來說的重要性，他相信蔣總裁，因此也相信，凡是蔣總裁要求作的就一定是對的。



所以，他從不問這裡關押的都是些什麼人，也不關心他們或她們到底犯了什麼罪行，只知道他（她）們的生存威脅著蔣總裁的地位，因此也威脅著黨國的安危。



他們天剛濛濛亮就來到這裡，亂草中那偶而露出的森森白骨，正是特務們幾年來殺人的證據。



周世龍不喜歡看殺人，一個活生生的人，「噗哧」一下或者是「嘎崩」一下便成了冰冷的屍體，對於周世龍來說，這終究不是一件讓人津津樂道的事情，所以他希望自己在是三班或者四班的兵。



每每排長派差的時候，都是三、四班上山，一班、二班留在溝裡，分在東西兩側，面對行刑區站著。



可偏偏他就在一班，而且是排頭兵，除了班長，就是他離山腳最近，也就是離被處死的犯人最近，只有五、六丈遠。



現在在他前面不遠的地方，便有一個五尺見方，三尺深的土坑，那是他們在一個小時前挖好的，由於這裡曾經殺過不少人，而每次殺人又都不肯費力氣埋深些，所以挖坑的時候總是挖出了一大堆白骨，等埋的時候,再把那些骨頭同新的屍體一齊扔回去。



現在，離他的腳只有四尺多遠的荒草下面就能看見一塊死人的腦蓋骨，一側的邊緣上有個半圓形的缺口，那一定是在槍決的時候被子彈掀了蓋兒的，一想到當時犯人只剩下半截腦袋的景象，周世龍的脖子後面就直冒涼氣，他希望這一次是用刀殺人，至少死得不那麼難看。



在佈置好了哨位幾分鐘後，有三輛小汽車和一輛悶罐子刑車向這裡開過來。



周世龍知道，這是從三里外的秘密監獄來的，刑車裡關的便是等待處決的犯人。



四輛車一調頭，屁股衝著執行區停成了一排。



從第一輛小汽車上下來一個軍官和兩個小兵，另兩輛車上下來的則是八名士兵。



周世龍認識那官兒是這別墅區的最高長官，保密局的楊局長，而那些兵則都是軍統的特工。



楊局長一擺手，那些特工便跑到那輛刑車後面，分立兩側，其中一個人用鑰匙打開了刑車後門的鎖。



門一開，周世龍的眼睛便直了。



只見緊靠車門的兩邊各坐著一個兵，看不見他們的後面有沒有人，不過從他們靠車門靠得那麼緊的情況看，裡面還應該有不少人。



再看兩個中間的過道上，地上坐著一個反綁著雙手的赤條條的人。



周世龍已經不止一次見過這種場景，所以光是猜也能猜出那是個女人，更不用說車子離他們的隊伍也不過只有四、五十米的樣子。



他的下面立刻便挺了起來，他不害怕，因為他知道，其他人的那個地方也一定硬起來了。



他在心裡猜測著：「這個女人到底多大歲數？漂亮不漂亮？堵沒堵屁眼兒？是不是又被那幫傢伙給幹了？打算怎麼殺她？」



至於她犯了什麼事，為什麼非要殺死她不可，周世龍全不關心，因為在他心中，只要是被關在這裡的，一定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而如果是女的，那就罪有應得地應該讓她光屁股。



楊局長帶著他的兩個衛兵走到車門邊，其中一個兵在旁邊拿著照機拍照，楊不知同那個女人說了些什麼，反正是嘮叨了半天，然後他退在了一邊，只留下那個照相的還側面對著女人卡嚓。



一個兵走過去，抱住了那女人的腿，然後車上的兩個兵跳下了車，伸手去架那女人的胳膊。



周世龍猜得不錯，在他們的裡面果然還坐著人。



女人被抬下了車，遠遠地，周世看到她的身材彷彿十分不錯，細細的腰，寬寬的屁股，長長的腿，還有小腹下黑乎乎的一團。



車上那兩個人架住了女人的胳膊，開始把她向這邊拖，下車時幫著換腿的士兵則緊跟在後面，拿相機的兵在前面倒著走，一邊不停地拍照。



他們走得很快，女人的兩隻腳踝上拴著繩子，無法跟上他們的步伐，所以一直向前傾斜著，磕磕拌拌，一路小跑，十分狼狽。



走出一段距離，這才不再遮擋著車裡的人，周世龍看到，在她的後面，還坐著另外的一個赤條條的身軀。



走得近了，才看出來，那女人年紀大約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長圓臉，高鼻梁，很白淨，也很有味道，她的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兩個奶子像兩隻雪白的半球，高高地挺在胸前，頂著兩顆暗褐色的奶頭兒，隨著踉嗆踉蹌的步伐左右擺動著。



腰細細的，小肚子圓圓的，在恥骨部分形成一道明顯而不太深的橫紋，在豐腴的兩條大腿之間，那三角地帶生著一叢漆黑的毛叢，遮住最要緊的部位。



在她的兩顆奶頭的根部，各用細絲線拴著一塊小木牌，邊走邊擺動著，不住拍打著她自己的乳房。



周世龍知道，那上面是一個號碼，因為這裡關押的犯人都是秘密的，所以從不使用他們自己的名字，只有一個編號，行刑記錄也是使用這個編號。



女人的雙臂五花大綁地捆在背後，脖子上還勒著一圈繩子，迫使她的頭盡量地抬著，還有兩股繩子從肩頭搭過來，在胸前交叉後從腰間引到背後，正好把她的兩顆乳房分割在兩個空當裡，並兜住乳房的下緣，使她的乳房更得更加突出。



她邊走邊左顧右盼，臉上泛著滿不在乎的笑容，不過從她的眼角，還是能看到一絲淚跡。



「娘的，一定給人家干了，沒錯！」周世龍從那淚跡，猜出了她的遭遇，因為像她們這樣的人，根本也不會在乎生死，如果不是失去了女人最要緊的東西，是難得讓她們在自己的對手面前掉淚的。



周世龍在心裡罵著那幫軍統特務，倒不是因為他們的獸行，而是因為嫉妒。



這麼漂亮的女人，哪一個不想嘗嘗味道？但這種好事只屬於秘密監獄裡那幫人，從來也不會攤到自己這樣的外圍衛兵身上。



就光是為了這一條，周世龍削尖了腦袋，都想鑽到那道大牆裡面去。





（二）



「他們會怎樣殺她呢？」



周世龍在心中猜測著：「最好不要槍斃，至少不要打她的腦袋，這麼漂亮的臉蛋兒，如果掀了蓋兒，可就煞風景了。」



不過周世龍並不太擔心，因為自從他到這裡以來，還從沒有見過殺漂亮女人的時候用槍打腦袋的，這至少可以保住她們花一樣的容顏，不過卻處長了她們的死亡時間，給她們增加了痛苦。



她們究竟更喜歡死得痛快一些呢？還是死得好看一些，周世龍不敢肯定，只知道去年槍斃醫室所那個違反了保密紀律的女護士周亞妹的時候，她是寧願死得痛苦一些，也不願被打爛了臉的。



周世龍還記得當時的情景，那次同今天相比可算是興師動眾了。



周亞妹二十三了，長得挺招人喜歡的，身材也不錯，是別墅區專用的醫務所裡的四個女護士之一。



有一天，她同另一個女護士進城逛街，在一家綢布店同一個打扮入時的年輕女人發生了口角，最後動起手來，結果周亞妹身手不及對方，被臭揍了一頓。



情急之下，她一時忘記了後果，逞起口舌之利來，對對方說：「妳別得意，有本事告訴我妳是誰，告訴妳，我是西山別墅區的，看不把妳抓起來槍斃！」



她以為對方會害怕呢，哪知對方竟是保密局的一個特工組長，對方立刻便出了綢布店， 一邊示意她自己的手下跟蹤周亞妹和在場的其他人，一邊趕回去報告了楊局長。



本來以周亞妹的行為，不會是什麼大事，但一是西山別墅區是最秘密的部門之一，二是當時楊局長正在為不斷出現的洩密事件生氣，周亞妹正撞在了槍口上，楊局長決定殺一儆百，當著別墅區所有人員的面對周亞妹執行紀律。



那天全別墅區整個警衛營，加上一些輔助部門的工作人員，包括伙夫和醫務所的全體呵醫護人員都被命令到刑場觀刑。



三個女護士被放在觀刑隊伍的最前面，也不知是為自己的同伴難過，還是被嚇壞了，才一到現場，她們便哭了起來。



周世龍他們排照舊擔任現場警戒，同時也負責收屍。



楊局長親自到場對全體人員訓話，他說軍事機密是關乎國家和軍隊命運的大事，為了保證國家的利益，自己不得不揮淚斬馬謖，希望其他人能引以為戒，時時處處把保密大事放在心上云云，然後命令把違紀的周亞妹押上來。



周亞妹是被關在一輛黑色的轎車裡面的，兩個便衣特工把她從車裡拉出來，扶著她來到隊伍前面。



她那天穿了一件白色的浴袍，披散著一頭長髮，腳上穿一雙拖鞋，兩隻手被銬在背後， 蒼白的臉上滿是沮喪之色。



楊局長問她：「妳還有什麼要交待的嗎？」



「是我不好！我死有餘辜！求求您，別告訴我家裡我是怎麼死的。」那女孩子忽然哭了起來。



「好吧，沒問題！還有呢？」



等了好久，周亞妹才平靜下來：「別打我的臉。」



「那會死得很慢，會很疼的。」楊局長提醒她。



「我不怕，我忍著。我不想毀了容。」



「那好吧，聽妳的。」 楊局長從腰裡拔出一支錚亮的左輪手槍，然後示意她面朝小山跪下。



局長親自動手執行，對於一個被判死刑的人來說，算得上是特別的恩寵了。



女孩子看了那槍一眼，嘴唇抖動著轉過身去。



她晃了一下，兩個便衣抓住她的胳膊，幫助她跪在地上。



楊局長等兩個便衣剛剛閃開，沒等周亞妹準備好，便朝她的後背開了一槍。



女孩子身子一振，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子似地，撲地一下向前栽倒在地上，臉向下扎在草裡，屁股朝後撅著，然後她掙扎著想站起來，但兩腳彷彿踩到棉花一樣亂掙了一陣，又重新栽倒在地上，直挺挺地趴著，一動也不動，只有尖尖的手指哆嗦著。



過了好一會兒，她的屁股扭動了一下，很疼地「哦」了一聲，然後本來直挺挺地趴著的身體蜷縮起來，側過了身子，發出一陣強烈的咳嗽聲。



周世友看到，在她的胸脯原來觸地的地方，積了一大灘鮮血，她的臉隨著身體的蜷縮側向一邊，半埋在草裡，隨著咳嗽聲從嘴裡和鼻子裡向外噴著血。



她的身體不住地抽搐著，兩條腿痛苦地亂蹬，拖鞋早蹬掉了，兩隻白嫩的腳丫上蹬得全是草的汁液和泥土。



疼痛與垂死使她忘記了羞恥，全不顧浴袍由於兩腿的蹬踢而皺起，使她那雪白的大腿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



她的頭軟軟地，無力地垂在地上，只有眼睛斜過來，企望地看著楊局長，雖然沒有說話，但意思非常明白，希望補她一槍。



局長不忍地舉起了槍，看到槍口對準她的頭，她忽然不顧痛苦，拚命地搖起頭來，本來就因疼而流著的眼淚流得更多了。



楊局長無奈，走過去用腳踩住她的屁股一蹬，讓側身蜷縮的她重新變成俯臥狀，然後對準她的後心又開了一槍。



周亞妹的身體跳了一下，身體更加用力地蜷縮成一團，並且翻滾著跪起來。



楊局長又開了一槍，她才不再掙扎，也不再出聲音，收縮成一團的身體慢慢變得鬆懈下來，再不動了。



現場靜得怕人，除了那三個女護士的低聲啜泣之外，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就那樣一直過了有十幾分鐘，見周亞妹連手指都不動了，楊局長這才示意醫務所那個經常負責刑場驗屍的法醫過來。



周亞妹的後背上，在左後心的位置上三個彈孔排在一起，法醫拿起一根槍的通條來，從其中一個彈孔插進去，用力捅了半天，周亞妹毫無反應，這才抓著她的肩膀一扳，把她翻過來，仰面朝天躺下。



周世龍看到她的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臉部的肌肉扭曲著，口鼻附近全是血，樣子十分怕人。



法醫把她的浴袍前襟一下子扒開了，露出兩隻軟軟的乳房來，左乳上三個彈孔都像雞蛋般大小，而且裂成幾瓣，把一顆美好的乳房炸得沒了模樣。



法醫用聽診器按在她的左乳一聽了聽，然後看著楊局長，雖然沒有說話，不過意思很清楚：人已經死了。



「回去以後，好好議論議論，看看應該怎麼更好的執行保密紀律，不要再發生同樣的事情。各部門帶開！」楊局長命令道。



隨著一陣口令和腳步聲，來觀刑的排著隊全走了。



女護士們本來留下來，可能想給周亞妹收屍，但走到跟前看了一眼，立刻嚇得背過臉去，乾嘔起來，只得扭頭走了。



楊局長讓法醫用棉花把周亞妹臉上的血擦乾淨，把一張寫著她名字的白紙放在她的身上，命自己的衛兵給她照了像，摘了手銬，然後也走了，現場只剩下周世龍他們排。



排長走過來道：「周世龍，你們四個把她抬到車上，拉到樓下禮堂去。局長吩咐了，說給她好好洗洗，換身衣服，然後在禮堂放兩個小時，等站崗的衛兵換完了崗，都去禮堂看過了，再裝棺材埋了。棺材和衣服已經給她預備了，都在禮堂裡，你們四個自己看著弄吧，畢竟是自己人，身後的事給她弄好點兒。」



說完話，逕自帶著全排走了，只給周世龍他們四個留下一輛卡車。





（三）



「肏，怎麼連自己人都干？！」



四個人兩個抬手，兩個抬腳，把周亞妹抬起來，軟得麵條兒一樣的身子向下一墜，那浴袍兒便滑到肚皮上去，把屁股露出來，只見她的兩腿間生著黑而短的茸毛， 靠近洞穴的已經粘在一起，濕漉漉的會陰部還隱約能看見一絲鮮血的痕跡，周世龍不由罵了一句。



其他三個人看見，也都把幹壞事的人罵了個狗血噴頭，只不知道是哪個干的。



後來想了想，敢於連自己人都干了，除了楊局長本人，別個怕也沒這個膽兒，就是不知道周亞妹被人家干的時候那種感覺，同那些女死囚們有沒有什麼差別。



自從出了周亞妹事件，周世龍和別墅區的多數人一樣，總算知道了保密是怎麼回事，周世龍相信，醫務所那幾個小丫頭，只怕要作上一個月的噩夢。



從此，不要說在外面，就算是同屋的兩個朋友之間，也再沒人敢隨便說話了。



女犯已經走過了周世龍的哨位，周世龍的目光隨著她移動著，緊緊盯住她腰肢下面那一塊地方。



女人的屁股很豐滿，兩塊臀肉之間，同她奶頭上拴著的一樣的小木牌子搖晃著，周世龍知道那是因為他們給她的屁眼兒裡塞了一根半尺長，足有一寸粗的木頭塞子！



那小牌子就是拴在木頭塞子上的，一想到女人被押來的時候，就坐在刑車的地板上，那木棍子因為她自己坐在地上而深深地頂在肚子裡，猜測著她那個時候的感受，他的那個東西便脹得有些發疼。



跟在女人背後的兵向前緊趕了幾步，忽然在女人的身上靠了一下，那女人彷彿是被撞到了，叫了一聲，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向前撲去，兩個架著她的特工也鬆了手，眼看著她一下子趴到了地上。



女人剛一倒地，立刻撅著雪白的大屁股拱起身來，努力想重新站起來，但上身還沒有直起來， 便好像控制不住重心似的，雙腿胡亂地蹬動著，然後踩空了，整個人騰空而起，重重地又摔在草叢中。



周世龍看見女人的背心處躥出一股鮮血，知道是被跟在她後面的那個兵捅了一刀。



女人在地上又掙扎了一陣，沒有能再起來，只見一股鮮血從她的口鼻中噴了出來，她側過身， 的眼睛倔強地睜著，彷彿仍不甘心似地，用力前後擺動著頭，雙腿用力蹬直又蜷起，蜷起又蹬直。



過了很長時間，這才把兩條腿用力伸直，挺動了幾下，脖子開始變軟，慢慢地扎進了草裡，身體仍然在顫抖著。



周世龍知道，她恐怕還沒有死，只是已經完全沒有掙扎的力量了而已，因為那些特工通常並不直接刺中她們的心臟，而只是刺到肝、胃的部位，讓她們失血而死，這樣會死得很慢，所以到了血盡而死之前，她多半還會再掙扎。



第一次看特工們屠殺犯人的時候，周世龍被那場面嚇得篩糠一樣渾身哆嗦，給犯人收屍的時候，胃都差一點兒吐出來，不過現在已經適應了，看著女犯垂死的樣子，他不僅一點兒也感覺不到恐懼，反而能夠把心思全都放在玩觀她們的身體上，甚至把看著她們慢慢死去當作一種樂趣。



周世龍把頭轉向刑車，因為按照通常的情況，這個時候應該押下一個犯人了。



果然，刑車那邊傳來女人的歌聲，那是周世龍已經從死囚們的口中聽過無數遍的歌曲：「起來，飢寒交迫..」。



這一次被押過來的女犯，看上去一臉稚氣，她的身體剛剛躥高，四肢都瘦瘦的，胸前的乳房象兩隻扣在身上的小碟子，奶頭小小的，紅紅的，小腹下的那個地方只有極少的黑毛，根本遮不住她兩腿間那條深深的肉縫。



「她有多大？十四？十五？還是十六？照說，不足十六歲不能處死刑的，所以，看來這個應該剛夠十六歲。



不過也不一定，在這個地方關押的犯人都不能按一般犯人考慮，上回那個小男孩兒不是最多也只有十二、三歲嗎？那她到底多大？」周世龍尋思著，目光一直在女孩子那幾乎乎是光禿禿的兩腿間流連。



「這一個應該怎麼殺呢？這麼小巧，像個小雞子一樣，最好是掐死。」周世龍想著，眼前又浮現出前年那個被掐死的女孩子來。



記得那個女孩子同這一個年紀差不過多，身量也很像，特工們把她仰面朝天放在草地上，然後一個塊大膘肥的傢伙跪在旁邊，雙手掐著那女孩子細細的脖子。



女孩子從被押到刑場，一直到開始行刑，除了高喊「..萬歲！」之外，並沒有掙扎過，等到被人卡住脖子幾分鐘後，她開始掙扎起來。



周世龍看見那女孩兒的孩憋得通紅，眼睛睜著，嘴巴刀張得大大的，拚命想呼吸的樣子。



她的兩腳蹬著地，用力把身體從地面上抬起來，抬得很高，企圖把掐住她脖子的大手掙開；但那個殺人的特工太強壯了，女孩子在他的手中就像老鷹爪下的稚雞。



雖然身體亂蹦亂跳，但被掐住的脖子卻紋紋不動，在連續幾次沒有結果後，她又把兩腳交叉著，左右扭動著身體，想要翻過去，也不成功；她又把兩腿直立起來，用力向地上落下，使身體暫時騰空，整個人重重地砸在地上，怦怦作響。



也不知她究竟掙扎了多長時間，只知道她掙扎的樣子很恐懼，也很色情，說恐懼，那是對膽小的人說的，而說色情，那是對周世龍這樣的老兵說的，看著女孩子扭動下身，蹬動雙腿，毫無羞恥地把稚嫩的生殖器暴露出來，讓周世龍感到心潮澎湃。



然而突然之間，那女孩子兩條腿用力伸直，全身顫抖了幾下，便再也不動了，一切都歸於寂靜，對於周世龍來說，死一個人，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周世龍的想像回到了現實中，眼前的這個女孩子淚眼模糊，卻一臉倔強。



她被拖到了先前那個少婦的旁邊，周世龍從後面看著她的屁股，那麼嫩，那麼白，那麼圓，卻又那麼瘦小，完全不像一個成熟的女人。



再看地上的少婦，她無力地垂著頭，眼睛看著女孩子，說不清那目光中的含意。



看著順著口鼻嘩嘩流血的少婦，女孩子知道自己的最後時刻到了，她的歌聲變得更響，也顯得有些聲嘶力竭。



也許是因為先前的少婦還沒來得及表示什麼便被刺中了吧，所以女孩子好像是想幫她把那一份也給唱回來。



少婦的臉上彷彿現出了一絲笑意。



「難道她們真的不怕死嗎？」周世龍心中道。



兩個架人的特工鬆開了那個女孩兒，後面負責執行的特工靠了過去，周世龍心中猜想：「也許又是背後一刀。」



特工伸手抓住女孩子的肩膀，用力把她轉過來，周世龍又想：「下面應該把她推倒，然後掐住她的脖子。」



但女孩子的歌聲突然中斷，「哦！」地叫了一聲，並把身體向前一躬，一下子靠在特工的身上，臉貼著特工的肩頭，眼睛裡一片迷茫。



周世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



只見特工推了女孩子一把，她便失去重力，勾著身子向後坐到了地上，果如周世龍所料，在女孩子倒下的一瞬，他看到一把尖刀從女孩子左邊肋骨下方拔了出來。





（四）



女孩子疼痛地哼了一聲，仰面倒了下去，躬著身子，蜷縮著雙腿。



她強忍著疼痛，張開嘴，仿佛想繼續唱歌，但一口鮮血箭一樣噴了出來，把她的歌聲堵在了嗓子裡。



她開始痛苦地掙扎，在齊膝深的草叢中翻滾著，不停地嘔血，不停地咳嗽，周世龍緊緊地盯著她的屁股，等待著看她失禁，因為他知道，被這樣屠殺的女人少有不失禁的，他還記得那個周亞妹， 死之前連屎都拉出來了，如果這些女犯不用木棍塞肛門，只怕在這種垂死的痛苦之中，也難保不會那樣。



周世龍沒有看見女孩子噴出的尿液，也許那個時候正被她自己的腿擋住了。



女孩子在掙扎到無力繼續的時候是仰躺著的，她的身體扭曲成「S」形，兩條細細的腿慢慢地在草地上伸直，就像那個被掐死的女孩子一樣，她大概已經感覺不到刀刺的疼痛，所以一直勾著的軀幹部位也舒展開了。



「這個差不多了。下一個。」周世龍在心裡說，他已經十分有經驗了。



第三個女犯是被抬過來的，因為她的捆綁方式與前兩個女犯不同，除了五花大綁的雙手外，她的兩隻腳踝被交叉著綁住，並且被緊緊地同她自己的脖子捆在一起，使她一絲一毫也動彈不得。



兩個特工照舊抓著胳肢窩，把她提起來向這邊走。



她的頭和自己的腳被捆得幾乎靠在了一起， 使她的兩條腿盤在胸前，女人所有的秘密都在抬起的大腿下面暴露著，可以清楚地看見那拴著搖搖晃晃的小木牌的細繩延伸進她凸起的肛門中。



她的頭由於繩子的牽拉，被迫向下垂著，儘管她努力抬頭，也只能朝向前下方，齊耳的短髮垂下來，擋住了她自己的臉，發簾中一雙含淚的眼睛裡噴射著怒火，一張紅紅的小嘴裡塞著一大團白布。



由於頭髮遮住了臉，看不清她的相貌，也看不清她的年齡，只能從她那細嫩的肌膚、纖細潤澤的以腳和陰部那極少的體毛上猜到她應該很年輕，大約同前面那個女孩子差不太多。



周世龍知道，這個女犯一定是因為強烈的反抗而被捆成了這個樣子。



周世龍不喜歡這樣反抗的女犯，因為這樣就看不到她掙扎，女人掙扎時是很能讓他衝動的。



女犯被放在了那兩個女人身邊，讓她盤坐在地上，上身幾乎完全伏在地上。



負責執行的特工在女孩子瘦瘦的後背上捅了一刀，女孩子的肌肉抽動了一下，但身體紋絲不動，她也實在不可能動。



刺過這一刀後，他們把她向旁邊一拖，讓她側倒在地上，周世龍看見她的鼻子裡開始向外冒血，也看到她的陰部明顯地痙攣著，尿液一股一股地從兩片已經分開的陰唇中間噴出來。



「這一個沒看頭。」周世龍這樣認為，他的目光再次轉向刑車。



這是最後一個了。



雖然剛剛被弄下車，周世龍立刻就感到這一個女犯的身材異常姣好。



遠遠看去，她的身材同架著她的兩個特工差不多高，生著直直的兩條長腿，小腹下那叢黑毛呈倒三角形分佈，遠遠看去非常誘惑。



她沒有捆腳，卻是被抬過來的，兩個人在後面架著她的胳膊，兩個人在前面抬著她的雙腿。



因為她的兩腿被高高抬起，向兩邊打開，陰部充分地暴露著，前面的士兵不停地對著她拍照。



周世龍猜到，除了因為她喜歡掙扎外，也是因為特工們想更多地讓她感到恥辱。



過近以後，周世龍看清了她的臉，大約二十三、四歲的樣子，臉是長圓形的，尖尖的下頜，細眉大眼，直鼻櫻唇，嘴裡也塞著白布。



她的兩條腿不停地蹬踢反抗著，白淨的臉上青筋暴起，從她的眼睛就知道她不是個肯輕易認輸的女人。



走到執行地點，他們把她面朝下放在地上，她掙扎著跪起來，想到站起身，一個特工急忙下流地說：「快快快，快照她的屁股！」



拿相機的特工剛剛舉起相機瞄準，那女人便急忙趴回到地上去。



一個特工一下子把膝蓋跪在她的腰上，伸手抓住她的一隻腳，用力把她的一條腿拉起來，好給她的私處拍照，又把她拖得側過來，幾個人把她的身子蜷起來，或者擺成各種色情的姿勢拍照。



女人自始致終盡力反抗著，不肯輕易屈服，但同身強力壯的特工們相比，她實在是太弱小了。



他們花了很長時間去凌辱她，然後才終於決定要殺死她。



他們把她翻過來，讓她仰躺著，將刀頂在她的胃部。



女人不掙扎了，她睜著大大的眼睛看著那個拿刀特工，目光是那麼清澈，讓人不忍下手。



但「特工就是特工，他們根本就不是人。」周世龍這樣評價他們，不過從沒想過怎麼評價自己。



那特工的手停了很長時間，並用目光同那女人對峙著，直到他終於失去了耐心。



刀插進去的時候，女人哼了一聲，在她的身子準備痛苦地蜷縮起來的時候，他們把她直挺挺地按住不讓她動。



過了好久，才見血從她的鼻子裡冒出來，並且開始咳嗽，直到這時，他們才放開她，讓她隨便掙扎。



由於兩腳並沒有捆在一起，所以她的掙扎幅度要比頭兩個女人劇烈得多，兩條腿在蹬動的時候，幾乎可以前後分開到極限。



周世龍靜靜地看著，迫不及待地等著最後一個女犯慢慢地失去力量，蜷縮著把頭軟軟地垂到地上，再努力抬起來，再垂下去，直到再也抬不動為止。



一個特工走到每一個女犯跟前，用一根長長的鋼針從她們的陰道裡刺了一下，見她們都沒有掙扎，這才回到汽車那邊，隨著楊局長一聲令下，一齊上車走了，只留下拿照相機的和另一個拿著幾張大紙的特工。



那個拿著紙的特工走過去，在每一個女犯的身上放一個，每張紙上都寫著一個號碼，那代表著女犯的身份。



拿照機的特工走到遠一點兒的地方，轉著圈又拍了幾張現場照片，然後走到每一個女犯的身邊單獨給她們拍照。



負責放號碼的特工站在拍照的持工身邊，等拍過幾張不同角度的照片後，再把女犯翻過來，讓她們仰面躺著，分開雙腿，用一塊破布把她們臉上的血略擦一擦，再給她們拍照。



第三個女犯因為被吊著下腳，所以只把她的臉擦了擦，把她的頭髮弄到腦後，以便露出她的臉來拍照，這時周世龍才看見，那女孩子果然也是一臉稚氣，最多不會超過十八歲。



拍照的過程持續了好久，兩個特工這才從屍體旁走開。



「集合」排長一聲令下，傳令兵黃小個子急忙打起旗語，兩邊山上的三班和四班一起跑下山來，一排人很快便排好了隊伍。



「副排長，你帶二班、三班、四班回營房。」



「是！」吳排副答應一聲，帶著那三個班走了，三班、四班那些傢伙的眼中泛著嫉妒的光，這讓周世龍感到很得意，一班雖然不得不每次都同各種難看的屍體打交道，但畢竟還能有今天這樣的艷福作補償，這也叫有得有失。



「一班，從東到西，三人一個，動手！」排長一聲令下，周世龍第一個衝了出去，直奔最後被處決的那個女犯。



不出所料，女犯的私處濕漉漉的，帶著那種特殊的氣味兒，這是男人留下的標記。



她的大腿內側從大腿根部開始濕了很長一段，那是失禁的尿液。



她的肛門向外翻起，中間露出一點兒木頭，這也是經常見的，可能是由於強烈掙扎，所以才讓那已經深深埋入身體中的木塞重新露出頭來。



周世龍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用力捏著那充滿彈性的肌肉，然後再在她的下處摸了幾把。



他看了看她的臉，臉上顯得很平靜，只有眼睛大大地睜著，目光深邃，清澈，不知看著什麼地方，而且竟然還眨了幾眨！



「這個還沒死！」周世龍道。



這種情況也不是第一次見，事實上，很多女犯是被活著埋在土裡的！



「這個也沒死呢！」旁邊的胡小波也說。



周世龍抬頭看了一眼，那邊胡小波他們三個正在玩褻著女犯的身體，女犯的眼睛大大地睜著， 甚至頭還能動。



可能正是因為身體不能動彈，所以通常被這樣捆住的女犯會比其他的活得更長一些。



但現在，她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身體被人凌虐，毫無辦法。



胡小波用匕首割開了女孩兒捆腳的繩子，她的身體一下子便伸直了，並且開始作最後的掙扎， 隨著那掙扎，血再次從她的口鼻中流了出來。



「行了，差不多了！玩兒夠了沒有，趕緊埋了！」排長在周世龍身邊蹲下，把那女犯的身體從頭到腳仔細玩弄著，兩個特工不耐煩了，走過來命令道。



「你們別得了便宜還賣乖，你們肏都肏過了，我們過過眼癮手癮還受限制？！」排長一邊用手從女犯的屁股後面伸進去摳弄，一邊半開玩笑地罵道。



特工笑了笑：「主要是我們沒功夫在這裡耗著，還得趕緊拍完相片兒回去報告呢！」



「那就算了，弟兄們，幹活兒吧！」排長無奈下令，大家戀戀不捨地站起來，把四個女人抓著腳踝，倒著拖到坑邊，一下子扔進去，最後被殺的兩個女犯倒在坑裡，還沒有死乾淨，身上的肌肉仍在抖動。



那兩個特工走過來，重新把那號碼紙放到女犯的身上，拍了兩張照片，然後向周世龍等人示意。



在排長的命令下，周世龍等人把坑邊的土一點一點扔進坑裡，把四個姑娘慢慢掩蓋了。



土剛剛把四個女犯蓋住的時候，還能看見裡面一動一動的，但用不了多久，她們就將成為一堆白骨，沒有幾個人會知道她們的真實身份。



周世龍等人住在別墅區，受著嚴格的通訊限制，所以並不知道這次集體屠殺的意義，然而不到一個月，便接連有數批犯人被處決，總數多達幾十人，最後一次屠殺的時候，特工們好像沒有閒心去發洩性慾了。



所以兩個女犯除了仍然被脫得精光捆綁著之外，並沒有單獨行刑，也沒有塞肛門，而是同其他男犯一起押來的，一槍一個打穿了心臟，在地上只掙扎了沒幾下就不動了。



周世龍因此而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



果然，只一天的功夫，如沉雷達般的炮聲便在北方響起。



部隊接到命令向南開拔，走之前，楊局長再次強調了保密問題，並且威脅說，無論任何人，敢於洩露這裡的秘密，即使他藏到牛魔王的肚子裡，也一定會有人把他掏出來執行紀律！



撤離別墅區的時候，周世龍看到那秘密監獄那邊冒起滾滾濃煙，特工們急匆匆地走來走去。



周世龍隨著部隊向南跑了沒多遠便被打散了。



他沒有想到自己會當俘虜，也不知道人家的俘虜政策，一想到對方的人在別墅區裡的遭遇，就不寒而慄，所以被俘後，總是想到自殺，以免受那慢慢被處死的痛苦，終於有一次他割了腕，卻被及時發現了。



也許正是這種不正常的反應引起了對方的注意，周世龍被單獨送到了一處俘虜營，在那裡受到了良好的照顧，良心發現的周世龍終於說出了別墅區的秘密。



周世龍被寬恕了，並且成為了當年罪行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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